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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仁和吴作人等旅欧同窗 

陈耀王 

张充仁先生是 20 世纪中国最杰出的艺术家和现代雕塑艺术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引

进西方艺术、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和培养艺术人材等方面，都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在欧洲

他声名显赫，妇孺皆知，并影响了好几代人；但在上个世纪的祖国，却名不见经传、鲜

为人知，形成强烈的反差！本文想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抹去历史的尘埃，穿越时空，将

张充仁置于 20 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史的大背景中，在与吴作人等同时代旅欧同窗的比较

中，展示张充仁的艺术才华和贡献。 

一、旅欧学艺的先驱：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西画东渐”，一些有志于艺术的青年开始陆续前

赴欧洲学习，其中最早的是李铁夫(1869-1952)，于 1887 年赴英国，后又转入美国学艺

和执教，他侨居欧美 40 余年，被孙中山先生称为“东亚画坛之巨擘”，解放后在广州任

教，颇受尊重，可惜于 1952 年去世，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由上海土山湾孤儿工艺

院培养出来的周湘(1871-1933)，于 1900 年赴欧洲，先后在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学

习绘画艺术。从 1908 年开始，他相继在上海创办了四所美术学校，学生上千，在我国

美术教育史中，首开由师承到学校教学的先河。刘海粟、徐悲鸿等前辈宗师大都出自其

门下；周湘为我国早期美术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接着徐悲鸿(1895-1953)、刘海粟

(1896-1994)、林凤眠(1900-1991)和颜文梁(1893-1988)等，也于 1919 年开始，陆续来到

法国巴黎学习绘画艺术。他们在引进西方艺术，开办美术院校，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等方

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不愧为我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 

二、旅欧五英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伴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发展，周方白(周圭，1906-2001)

于 1930 年春偕同事陆传纹(1906-1996)，来到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绘画。接

着徐悲鸿也推荐他的学生吕霞光(1906-1994)和吴作人(1908-1997)于 1930 年秋同到巴黎

美院学画，但当年冬又转赴比利时，考进了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油画高级班，师从院

长巴思天教授(Alfred Bastien, 1873-1955)学习。半年后，出身于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张

充仁(1907-1998)直接考进了比利时皇家美院，成为巴思天的第三位中国弟子。而在巴黎

学画的周方白、陆传纹也在 1933 年春经吴作人介绍来到了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师

从巴思天教授，继续深造。众所周知，徐悲鸿、林凤眠和颜文梁等前辈，都是在法国巴

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画的，所以，后继者进巴黎美院，也是顺理成章的；但以后又陆

续转到布鲁塞尔皇家美院学习。其原因正如张充仁所说：他之所以不去巴黎，而是直接

去比利时留学，是因为法国的学风比较浪漫，在比利时一定要通过考试才能入学，教学

比较严谨。再说，比利时的生活费用是巴黎的 80%，对于学业优秀的学生，还能争取到

一份奖学金，这对旅欧求学的穷学生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巴思

天教授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写实主义画家，他继承了弗拉曼画派写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并

吸取了浪漫派和前期印象派的优点，开创了后印象画派的画风。巴思天对教学十分严格

认真，在他的油画班中有 60 多位学生，来自 11 个国家，而对勤奋好学的中国学生，还

特别关怀照顾，因此深受爱戴。 

吕霞光和吴作人是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的研究生，而周方白和陆传纹也

是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二年后，才考进布鲁塞尔皇家美院的。张充仁比吕霞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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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白和陆传纹小一岁，比吴作人长一岁，他们都是同时代的人，但从小到大的生活轨迹

却迥然不同。张充仁 4 岁丧母，在被徐悲鸿称之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的土山湾孤儿

工艺院成长，他先后师从周湘的同门师兄——日本画家田中德(1885-1978)和爱尔兰画家

安敬斋(Frere Enry, 1865-1939)，在两位修士的严格培训下，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和法语基

础；同时他又在爱国耆宿马相伯老人的谆谆教诲下，学习古文、书法与先秦哲学。21

岁滿师后，即在上海《时报》担任图画周刊主编，在绘画和摄影方面崭露头角。所以张

充仁在国内虽然只有类斯小学的毕业文凭，但凭着他扎实的绘画功底和流利的法语，顺

利的考进了布鲁塞尔皇家美院油画高级班，并在入学伊始的“座位试赛”中就获得第二

名，不久吕霞光也在绘画竞赛中获头奖，吴作人在全院暑期油画会考中获得金质奖状和

“桂冠生”的荣誉，他们都以优异的成绩考得了“中比庚款奖学金”；而张充仁在第二

学期年终考试时，六门学科中，获得三门第一名，三个第二名的优秀成绩。比利时教育

部长赞曰：“东方艺人之来欧洲研究，能竞争不让人者，实为第一次。”而中国驻比使馆

也向张充仁颁发“三育奖章”以示鼓励。在巴思天的严格教育下，同学们进步神速。巴

思天称赞吴作人“既不是弗拉曼画派，又不是中国传统，乃是充满个性的作者”，请他

一起参与大型壁画的绘制。而张充仁创作的油画《凉风动荡》，也代表皇家美院入选在

布鲁塞尔召开的“万国博览会”中展出。57 年后，曾先后师从张充仁和吴作人的著名

连环画家费声福，在《连环画报》上写道：在充仁画室墙上，可以看到张先生在比利时

的油画习作《穿红衣的哥萨克》和《做针线活的老妇人》，后来他在吴作人先生处也看

到类似的油画像，原来他俩是同学，当时画的是同一模特儿，而且同是巴思天教授的学

生。 

1932 年张充仁经过 8 天的紧张考试，考进了布鲁塞尔皇家美院的雕塑高级班，开

始跟随著名的雕塑家隆波教授(Égide Rombaux, 1865-1942)学习。有趣的是吴作人在学习

油画之余，也到维克多.卢梭教授(Victor Rousseau)的晚间雕塑班学习，并在 1933 年的晚

班考试中获得了雕塑构图第一名。接着吕霞光和周方白也先后追随罗丹(Rodin)的学生

阿尔赛纳.马栋教授(Arsène Matton)学习雕塑。这一代旅欧学生原先都是学画的，为什么

以后又都去学雕塑呢？这是因为从二维到三维空间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而且学习雕

塑后对绘画的立体感和质感都有帮助，所以他们在学画后，又去学习难度更高的雕塑。

1934 年张充仁考得人体雕塑第一名和雕塑构图第一名，荣获比利时国王亚尔培金奖和

布鲁塞尔市政府金奖，皇家美术学院向他颁发了雕塑家证书，藉此，他可以在美院任教，

享有私人画室并领取一笔不菲的奖金，但前题是必须留下来并入比国国籍。次年周方白

也考得石刻、解剖和透视学一等奖，油画二等奖而荣获了比皇亚尔培金奖，并成为比利

时皇家美术协会会员。1935 年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的召开，张充仁参与阿尔赛纳.马栋

创作的巨型雕塑，并单独负责雕塑一尊巨型人像，置于布鲁塞尔百年宫额顶，这是中国

人在欧洲雕塑的唯一巨型城雕，也是西方世界给予年青的中国雕塑家的极大荣誉。 

1934 年张充仁结识了同龄的比利时著名漫画家埃尔热(Herge)，激发了埃尔热的创

作潜能，使他走出了早期在《丁丁历险记》中的公式化套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创作世

界；张充仁向埃尔热传授中国画白描勾勒的技法。他帮助埃尔热创作《丁丁在远东——

蓝莲花》，使欧洲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和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张充仁认为：“要让全世界

知道真正的中国，这比我学美术更重要”。 

1935 年秋，张充仁和他旅欧的同窗们在布鲁塞尔皇家美院毕业，他们婉辞了美院

的挽留，相继赴欧洲各国考察后，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只有吕霞光又重返法国，继续

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深造，直到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才回国参加抗战。就

在这一年，比张充仁小 7 岁的沙耆(1914-1997)，经徐悲鸿的推荐，也考进了布鲁塞尔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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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美术学院，成为巴思天教授的入室弟子，第二年他就获得了学院授予的金质奖状，1939

年毕业时，其素描、油画、雕塑成绩均名列前茅，荣获该院的“优秀美术金质奖状”。

1940 年沙耆与毕加索(Picasso)等名画家一起参加阿特利亚蒙(Atriame)画展，以后又在比

利时各大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深受比利时美术界的重视，可惜于 1946 年得了精神分

裂症后回国。 

三、东西辉映、殊途同归： 

张充仁回国后，在马相伯、蔡元培、徐悲鸿等著名人士的发起下，在上海举办了归

国画展，获得空前成功而声誉鹊起；1936 年他和徐悲鸿、汪亚尘、颜文梁、朱屺瞻等

著名画家共同发起成立“默社”，并创立了中国第一家集绘画、雕塑创作和教学于一体

的充仁画室，开始为马相伯、于右任、冯玉祥、居正等著名爱国人士塑像，为学生授业

解惑。抗日战争爆发后，吴作人、吕霞光、周方白、陆传纹等都随校内迁至重庆等地参

加抗日文化宣传活动。而张充仁因父亲老迈，画室初创，只能留在沦为“孤岛”的上海，

但他支持淞沪抗战，帮助天主教的饶家驹神父积极创办慈安平民医院，救治伤兵、平民；

欧战爆发后，他又发起募捐，支持比利时的卫国战争。他创作了一系列绘画和雕塑作品，

如：《遗民》、《侧隐之心》、《户口米》、《饥》、《干城》等，反映抗战期间人民的悲惨处

景，宣传抗战，为了反对沦陷区那种黄色墮落的风气，他还雕塑了《恋爱与责任》等；

他拒不与日伪合作，保持了一个艺术家应有的气节。 

抗战胜利后，张充仁创作了大型油画《满目疮痍》，反映日寇侵华造成之破坏，接

着他又参加上海《胜利纪念像》的筹建，以雕塑《蒋介石戎装骑马胜利而归》的小样参

赛，获首奖。并以《恋爱与责任》参加“中正文化奖”艺术大赛而获雕塑奖。此时，吴

作人、吕霞光、周方白、陆传纹等同学亦已纷纷自重庆回沪。1946 年上海美术会成立，

张充仁当选为理事；而同年吴作人和张光宇、丁聪等人也发起成立带有左翼倾向的上海

美术家协会，以示抗衡。1946 年秋吴作人应徐悲鸿之聘接管北平艺专，并组织北平美

术作家协会，任理事长。次年又应邀赴英国伦敦、瑞士日内瓦和法国巴黎举办个人画展。

建国后，吴作人长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领导，领导着新中国的美术

事业，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于 1997 年逝世，享年 90 岁。周方白夫妇原先在上

海圣约翰大学执教，以后调至同济大学任教，虽非主流的艺术院校，也能人尽其才。1988

年周方白以 83 岁高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把大量作品捐赠给国家。陆传纹于 1996

年过世，周方白于 2001 年仙逝，享年 95 岁。他们都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而吕霞光

则和他的法国夫人，应邀于 1948 年重返法国，介绍中国现代美术，并在巴黎举办了盛

大的个人画展，当时的法国总统樊尚·奧里奧尔(Vincent Auriol)亲临参观并题词祝贺，吕

霞光在法国各地举办个人巡回画展 20 余次，影响巨大。他虽然长期旅居巴黎，依然十

分关注祖国的美术事业和中法间的文化交流活动。1983 年开始应邀回国，受到热烈的

欢迎。为了鼓励中国画家深入研究西方艺术的精华，他于 1984 年在塞纳河畔的国际艺

术城捐款建立了中国画室，专供旅法学习艺术的中国画家使用。1993 年吕霞光回国，

将其毕生收藏的文物珍品全部捐献给祖国，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爱国情操给予高度的赞扬。

1994 年吕霞光病逝于巴黎，享年 88 岁。 

解放后，张充仁的艺术生涯并不顺坦，因为他出身于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办的土山湾

孤儿工艺院，是由“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培养出来的虔诚的基督徒，毕竟

不是依靠对象；加上他又替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等“头号反动派”塑过像！他办的私人画

室，在欧洲是学院教育的补充，很多著名画家如：莫奈、雷诺阿等，都是在这种画室里

成长起来的，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举国皆是公有的教育体制下，是不允许这种私人

画室存在的，充仁画室已经失去了他存在的基础，张充仁虽然还在勉力维持着，但他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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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编制、没有工资，画室培养了 300 多名优秀的学生，国家也不承认其学历，不分配工

作，他和他的学生们大都游离于主流社会以外，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上世纪六十年代，

张充仁调入上海美专任教，以后又调入上海油画雕塑院工作，当时新中国的雕塑重镇是

中央美院和在杭州的华东分院，虽然张充仁是留欧回国的同窗中，唯一以雕塑为主的佼

佼者，但在 20 世纪中国特殊的艺术现实中，即使他再努力改造思想、积极争取进步，

并与时俱进的雕塑了一系列符合时代精神、歌颂工农兵的优秀作品，依然很难在城市雕

塑中立足。解放初期，上海市人民政府拟在外滩建立《人民英雄记念塔》，张充仁设计

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型城雕，两次评审均获第一名，雕塑小样

完成后，受到陈毅市长等有关领导的激赏和肯首，但来自某方面的指示已下达上海：“资

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张充仁所设计的图样是不妥当的……需发动美术界和新闻界狠狠地

批评他一下，此人在文艺整风以后尚如此毫无进步……”，在一些权威的打压下，张充

仁充满激情的雕塑力作惨遭毁灭，仅留下二张照片！“文革”期间他被打成“反动的资

产阶级学术权威”和“现行反革命”，受到残酷的批斗，大量作品被砸、被毁！在悲痛

和无奈中，张充仁没有消沉，依然坚持其特立独行的艺术追求，默默耕耘，创作了大量

小型的“架上雕塑”和绘画作品，反映了那些特殊的岁月。 

改革开放使张充仁如枯木逢春，又看到了迟到的春天，但已年逾七十，早已超过了

退休的年龄。1981 年张充仁应邀赴比利时讲学，此时《丁丁历险记》已被译成 65 国文

字，发行 2.5 亿多册，拥有读者 10 多亿人，而张充仁参与编绘的《兰莲花》和埃尔热

为了思念张充仁而著的《丁丁在西藏》中，张充仁是唯一真实人物。因此，张充仁和埃

尔热在分别半个世纪后的重逢，轰动了欧洲！比国国王宴请他，称他为学兄，皇后亲自

拜访他，而欧洲人民更想见见这位影响了几代人的张充仁！欧洲传媒宣传张充仁甚至超

过了来访的外国元首。1983 年张充仁为他的师弟沙耆在上海油画雕塑院举办了“沙耆

画展”，并主持座谈会，为这位病贫交困、历经坎坷的艺术家的复出和恢复迟到的荣誉

出了力。1985 年法国再次邀请张充仁赴法国讲学，尽管已近 80 高龄，但对艺术的执着

和追求，使他义无反顾的“西渡欧洲别寻知音”。他为埃尔热、为德彪西塑像，连法国

总统密特朗也破例为张充仁当“模特儿”，请他塑像，在欧洲再次掀起了“张充仁热”！

重返欧洲的张充仁在艺坛上十分活跃，他和吕霞光夫妇，常在旅法侨社的雅集中欢聚；

1987 年吴作人、肖淑芳夫妇应邀在巴黎举办画展，张充仁参加了开幕式，并在当地侨

团举办的“救援兴安岭火灾书画义卖”活动中，共同挥毫作书。盛名之下，张先生不忘

祖国，他多次回国，为邓小平、茅盾、巴金、聂耳等塑像，在望九之年，还创作了雕塑

《完璧归赵》，庆贺香港回归。1998 年张充仁病逝于巴黎，享年 91 岁，法国为他举行

了隆重的葬礼。 

张充仁把西方艺术引进中国，又把中国文化的精粹带到西方，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

使者，也是中国雕塑家进军欧洲的第一人！现在他做的雕塑矗立在布鲁塞尔的百年宫顶，

供奉在巴黎的爱丽舍宫，屹立在文化名城昂古莱姆和上海高雅的淮海路畔；他为自己雕

塑的手模和罗丹、毕加索的手模并列在法国国家艺术博物馆，他以雕塑和绘画见证了

20 世纪，也为中国艺术家争了光。 

上世纪曲折的艺术发展进程，让张充仁和沙耆等艺术家走过了一条相对艰难坎坷的

人生历程，他和吴作人、吕霞光、周方白夫妇的人生轨迹虽各不相同，进入新世纪后，

随着较为宽容的文化环境的逐步到来，他们的艺术成就己渐渐为国人所熟悉，被业内所

认同，对他们的研究也在逐渐深入。正如殷双喜博士所说；“张充仁和吴作人，可以视

为 20 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双峰对峙的两位大师”，他们晚年欣逢盛世，才能东西辉映

而殊途同归，成为我国现代美术史中的一代宗师。 


